序章：惡果
……那是一個蟬鳴陣陣回響的午後。
那天，我和姐姐一起出門的午後。
“小枝，你要乖乖聽姐姐的話。”爸爸對我說。
“嗯！”我笑著回答。
因爲我的手上握著個很大的飯團，那是我平時吃不到的。我開心得不得了，巴不得快點將那個飯團快點吃掉。
接著，爸爸和媽媽不知道對姐姐說了些什麽。奇怪的是，爲什麽他們的表情都那麽悲傷呢？
蟬鳴的聲音一下子消失了，他們正在說的我聽不懂的話。
“……這場乾旱……除了上吊之外……”
“……沒辦法了……即使現在下雨了……你們也……”
不只是爸爸和媽媽在哭，就連姐姐看起來也是很難過的樣子……只有我一個人開心地又蹦又跳的……
……我和姐姐離開了家裏。
……離開之後隔一天又一天，我和姐姐走在山路上。
看著姐姐迅速前進的背影。
爲了不輸給肚子的“咕嚕咕嚕”叫聲，我大聲繼續唱著。
“……線，線，銀色的線。不管什麽願望都會實現。”
這是母親在枕邊告訴我的不可思議的故事。
而母親好象也是從她外婆那裏聽來的流傳故事。
“……不管有什麽願望，只要拿到銀線的男子就可以和村子裏最美麗的女孩結婚，幸福到白頭，會有很好的結局。”
故事說完時，母親的表情有些失落。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東西存在就……”說著，眼就在她眼眶中打轉。
所以，我馬上……
“如果有銀線的話，我希望山裏全都長滿了通草！”
是的，我告訴媽媽我的心願。
“……小枝最喜歡通草了，嗯……我也跟你許同樣的願望好了。”
母親笑了，微微的，淡淡的笑……
“線，線，銀色的線，有了就會幸福的銀線。”
一想起媽媽，我的眼就快掉下來了，我大聲的繼續唱著。
這時……
“超死了！”姐姐生氣地停下步。“小枝，世界上沒有那種銀線，永遠都沒有！”
平時被姐姐就會哭的我，一想起母親的樣子，這次什麽都不哭。
“你騙人！媽媽有說的！就一定有！”
姐姐的態度也跟平時不一樣。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現在也不會……”
怒氣衝衝的姐姐說完後，眼也快掉下來。
此時，我突然發現一件事。
“姐姐……天空怎麽會有好多黑雲。”
我仰望著天空，一顆冰冷的小水滴馬上掉下來。
然後小小的水滴，立刻變成一場大雷雨。
“哇！下雨了、下雨了！”
“姐姐，你會被淋濕的！快點過來這裏啦……”
“……爲什麽？不早點下雨呢……”姐姐可恨地看著這場大雨。
 

……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哭……
 

“現在才下雨……已經來不及了……”姐姐始終站在路中，任大雨淋濕。
我雖然不知道爲什麽，也只好站在一旁淋著雨。
就這樣……
……天空掉下眼的夏日午後……
………我們兩人站著被雨淋濕的午後……
我和姐姐，滿無目的的一直走著。
離下雨那天已經過了好幾天，我們也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了，餓壞了的我索性做在地上不走了。
“……小枝，你乖，在這裏等一下。”
姐姐猶豫了一會，然後同路上的一個陌生男人不知說了些什麽後，他們就不知道去了什麽地方了……
……直到天空變得通紅時，姐姐才回來了。
“姐姐！”我跑過去，嚇了一跳！“咦……姐姐……你流血了！！怎麽了？！”
我實在害怕，因爲姐姐的裙角到上都粘滿了血，但姐姐只是輕輕說了句“不要緊”然後從懷裏取出了飯團。
“來，小枝，一起吃吧。”姐姐溫柔地說。
于是，我們兩人做在看得清月亮的地方，一起吃著飯團。
“好吃嗎？小枝……”
“恩！”
“好吃就好……”
就這樣……
……姐姐笑得有些落寞的日子…………
……有可以再次看清楚月亮的日子………
…………………………
從那之後，姐姐都和不認識的男人出去，每次都會帶點食物回來。
可是……我發現，姐姐的肚子越來越大，變得很媽媽一樣大了。
然後，在某一天，姐姐就這樣倒在了路上。
“來人啊！救命啊！誰來救救我姐姐！……”
即使我不斷大聲叫喊，可爲什麽路過的人都當作沒聽見呢……
當四周暗了下來時，姐姐才叫我過去她那裏……我走過去一看，在姐姐下，有一個嬰兒在哭！
“小枝……你看！是個健康的男孩子哦！”
姐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我想她應該是在笑的吧……
終于，太陽升起，陽光照耀著姐姐還有嬰兒。
就這樣……
……天空明亮得發紫的日子……
……健康的嬰兒哭聲響亮的日子………
 

我一邊抱著嬰兒，一邊追逐著螢火蟲那天我也是這樣等待著姐姐回來的。
“小枝……”
每次姐姐回來，至少都會笑一笑，但不知爲什麽，姐姐今天竟露出悲傷的樣子。
我抱著嬰兒要跑過去她身邊時，被她大聲喝止。
“不可以過來！”她大叫：“小枝……我好象已經不行了……”
說完，姐姐將裙子左右掀開。
姐姐的腹部下方，變成一片紫黑色。
“我雖然不知道到底怎麽了……但應該是一種病吧……所以，以後沒有飯團吃了。”
“姐、姐姐……爲什麽……爲什麽……嗚……嗚嗚”
我緊緊地抱住姐姐，水粘濕了她的衣服。
姐姐，還有嬰兒都哭了。
于是……
“小枝……再見了……”
姐姐最後只說了這句話，就不知道走去哪里了……
只是在第2天，在附近的水池裏浮出了姐姐的腰帶……
我抱著嬰兒，又開始走在路上。
一邊哄著因肚子餓而哭鬧不休的嬰兒，我一邊想著自己的事。
“爸爸和媽媽都不見了，姐姐是這麽告訴我的……如今連姐姐也不見了……好象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似的……”
好象是哭累了，嬰兒靜靜地睡著了。
“如果這個嬰兒也不見了的話……然後……我也不見了的話……大家不就從來沒有存在過嗎？不懂、我不懂……”
“姐姐……嗚嗚……嗚嗚……”
就這樣……
……一整夜抱著嬰兒的日子……
………一邊哭泣一邊對著姐姐發牢騷的日子……
終于有一天，
嬰兒不哭了，應該是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吧……
“我得想個辦法才行！”
我把嬰兒放在草地上讓他睡覺，然後站在過路男人的面前。
之前，我曾經遠遠的看過姐姐的動作……于是，我學著把裙子左右掀開。
“有沒有什麽可以吃的東西……”
“哈哈哈，就憑你這樣的小女孩？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在說什麽？”男人抓著我的手，往草叢深處走去，他叫我把打開點，然後趴在我身上。
我的腹股溝附近突然一陣劇痛……結果昏了過去。
當我醒來時，我流著和姐姐那天一樣的血，現在我知道爲什麽了。然後在我身邊有兩個小小的飯團，兩個非常寒酸的赤米飯團擺在我身邊。
“來……吃飯了。”我將飯團咬碎，喂給嬰兒吃。
“好吃嗎……”
嬰兒看著我，好象在笑的樣子。
“好吃，那太好了……”我學著姐姐的語氣說話，但是我怎麽也笑不出來。
其實，我現在只想好好大哭一場……
就這樣……
…………和嬰兒兩人一起吃著飯團的日子……
……………滿眶水而看不清月亮的日子…………
最後的日子了……
我抱著嬰兒，好不容易 才走上大街上。
可是，那已經用盡我所有的力氣了，我就那樣倒在路旁。
我想我應該是仰面倒下來的啊，而且我的眼睛應該是睜開的啊……可是，爲什麽眼前的……都是一片黑暗……此時，我似乎聽到了有人說話的聲音，一個……古怪而陰險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喔~是個男孩啊，恩~那麽瘦弱，沒辦法，這次的乾旱我們也沒有什麽人可以賣了，只好個數把她帶走吧！”說完，我懷裏的嬰兒被人行抱走了。
我伸手想要抓住離漸漸離我遠去的嬰兒，我想叫他……
這時，我突然發現一件事……姐姐的孩子，沒有取名字！
“菖蒲……那時正在開花的菖蒲……”
不知道爲什麽，我的嘴裏這樣喃喃念著。
那是我們離開家的那天夜裏，和姐姐第一次睡在草原上時發現的，一朵淡紫色的，非常漂亮的花……
“對了……就叫你菖蒲好了……”
……那是姐姐微笑的日子……也是我微笑的日子…………
 

正章：南羅山的謠言
時間是在貴族盡情享樂，誇耀榮華的安戶時代，地點與人物則市一爲與那時的平安無緣的人類男孩……與他身處的花街柳巷。
他從小就被人口販子賣到這裏，所以沒有名字，一直都沒有。取而代之的，是爲了防止他逃走而在他腱上劃下的，數不清的傷痕，這是他與其他男孩區別的印記。
 

“搖啊搖……搖啊搖……我的身體被上下搖晃著……”
 

輕薄的淡蘭色被子……淡黃色的木格子窗戶……
 

“一無所有的世界……只有一片黑暗……誰也不能干涉我的世界……”
“只要一睜開眼，就會出現我討厭的世界……茫然……痛苦……脆弱……模糊不清……悲傷的……所以我喜歡這裏……”
 

劇烈的搖晃終于停下來了，但是馬上另一個呼吸急促的男人又趴在他身上。
“喂！”男人有些不滿地叫到：“你難道不會跟客人打聲招呼嗎？算了，像你這種便宜貨，也不能要求太多，好啦！快把你的張開！”
男人的惡劣態度，對男孩來說，也是遙遠的另一個世界裏發生的事。
 

“昨天，今天，明天，後天……一直被人搖晃著，看著`這個黑暗的世界……”
 

然而，他不斷重復著的墮落生活，竟也有劃下休止符的一天。
那時一個有月的夜晚，圓月。
男孩緊緊地抓著窗戶上的格子，仰著頭，渴求似的看著月亮，靜靜地沐浴在月光中，靜靜地……
“哢嚓！”
老舊的木質窗似乎因年久失修，突然被拉開了一段縫隙，一段剛好可以容瘦小的男孩鑽過去的空隙。
“是……月亮在叫我嗎？”
男孩說著，同時爬上了窗戶，于是……
“碰”
男孩的身體跌落在地面，初夏的略帶暖意的空氣與土地冰冷的觸覺傳邊了男孩全身，這也讓他確認了他確實走了出來。
“我也不是故意要逃走的，只是……”
男孩護著自己被砍傷的右，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只是不知道爲什麽，我就是想要向前走。”
由于花街離大路有一段距離，所以男孩沒走幾步就是草叢了。
“我要……往月亮的方向去……到……那個可以一直看著月亮的……地方……”
男孩自顧自地往前走，頭也不回地離開了他曾經離開了他曾經待過的地方。
“誰……也不能叫住我……因爲……因爲我沒有名字……”
男孩喃喃著向著森林深處走去。
 

安戶的夜，總是格外漆黑，格外深沈，也格外陰暗。
即使是點綴著王朝華麗色彩的貴族們也不例外，平時自大妄爲的他們也害怕這妖鬼蠕動的夜，黑夜將同樣黑暗的人心展露無遺。
引導男孩走出外面世界的月亮，如今正停在南羅山山頂，清冷的月光照亮著心中藏著不爲人知的一面的虎人男子。他正揮舉起一把巨大的長刀，刀下的，是一名因恐懼而不斷顫抖著的旅客。
“求、求求你……不要殺我……我、我把我全部的錢都給你……”
求饒的話還沒說完，刀鋒已經夾著風向下落下。
微弱的骨頭斷獵的聲音，通過刀，一如往常般傳到了虎人手中。
微熱的液體濺滿了四周，即濺滿了乾涸的土地，也濺上了虎人男子敞開的胸膛。
但黑暗將一切都籠罩起來，什麽也看不見。
虎人男子的職業是山賊，是專門在這人稀少的山上打劫過路旅客的賊人。但是與他的同行不同的是，他是孤身一人，沒有任何同伴，而最最不同的，是他從來不搶金銀珠寶，他只搶糧食。
像剛才的旅客交出的金子，他連看都沒看一眼，只將行李中的飯團搜出來後，開始收拾尸體。
“你、你這小子……算你狠……”
還沒完全斷氣的旅人含糊不清地吐出最後一句話，然後憎恨地凝視著虎人男子的目光，就永遠到凝滯了。
“沒用的傢夥就該死，就是這樣而已。”
男子無關痛癢地淡淡說道。
肚子餓了就出來搶奪旅客，這就是男子的日常生活，他會搶到被其他更厲害的人殺死爲止，對男子而言，這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而已。
男子將尸體拖拉到懸崖邊便一踢了下去，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與難過，甚至連任何表情也沒有露出。
對旅人而言，沒多大價值的飯團，是可以保住虎人男子三日性命的重要寶物。
現在他定找個地方享用他的晚餐，可是他轉過身後驚訝地停住了步。
讓他咋舌的原因，是一個倒在地上的孩子，男孩。
過了規曆夏至月，鄉村間就開始乾旱，而傳染病也在這時蔓延開來。
每年，在南羅山附近，死于“死蝶病”的尸體即使堆得像山一般高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但是現在，倒在虎人男子的男孩比較不同，是因爲他身上只穿著件薄薄的睡衣。
“嗯……嗚嗚”
原本以爲死掉的男孩突然睜開了眼睛。然後東倒西歪地慢慢爬起來。
他正是那個追尋著月亮而離開花街柳巷的男孩。
“喂！”虎人男子的刀指向男孩。“你、你是被人丟掉的嗎？你是得了什麽病嗎？”
“……”男孩默默地沒有回答。
而虎人男子有點害怕了，男孩完全沒有曬過太陽的皮膚，白晰得就像狐狸精之類的妖怪似的，平靜得讓人覺得詭异异常的神情令虎人男子握刀的手突然感到了粘濕。
半晌
男孩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終于開口了。
“應該不是吧……”虛幻的語氣平靜地說到：“我也不知道……”
接著，他以更虛幻的眼神看著站在他面前的虎人男子。
“什麽嘛……”男子松了口氣，放下了刀。“原來你還會說話，不是得了病的話，那你在這裏做什麽？”
打量著面前的人類男孩，虎人男子發現他除了比一般的同齡人要白之外，幷沒有什麽不同，直到他看見男孩拖著的右與上面的傷痕。
霎時間，他明白了，面前的男孩不是什麽妖怪，他只是一些低俗妓院裏爲了客人而設置的特殊商品，他是個童妓……還是個男妓……
“原來……你是從妓院裏逃出來的啊，我沒說錯吧？”
“好象是的……”
宛如在訴說別人的事情般，男孩有些迷惑到答到。
虎人男子立刻對他失去了興趣。
“反正他也沒有食物，何必費力氣去殺他？反正他遲早會死在路邊。”
他對自己說。
然而，男孩的手拉住了他的衣角，這次，換他開口了。
“我想喝水……”
“原來口渴了啊。”虎人男子有些惡毒地笑道：“想要喝水，水就在下面。”
男子指了指懸崖下方。
從這裏往下看，只有漆黑黑的一片，溪水在深深的懸崖底。
“我看你的想要從這裏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無視于男子的忠告，其實應該說是不懂男子說的話，男孩朝懸崖走去。
不過一會，一陣小小的悲鳴與東西掉落山谷的聲音傳進虎人男子的耳朵。
但他沒有任何的表示，依舊坐在一旁的石頭上，享用起他的晚餐。對他而言，男孩的死只是遲早的事。更主要的，是這事與他無關。
…………
“天亮了……”
男孩在摔下時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樹枝，然後拖拉著被砍斷腱的右一路爬上來，爲了爬上去，他花光了所有的力氣。
和平常一樣，男孩靜靜地閉上了雙眼。
“……黑暗的世界……什麽都沒有，我什麽都不知道，什麽都不必想，什麽都不必懂，什麽都……”
“我喜歡這裏……我想永遠待在這邊的世界裏……”
不知道從哪里傳來的鳥鳴聲，男孩睜開了眼睛。
他眼前的是因天亮而快看不清楚的月亮，滿月。
“……我如果就這樣睡著……醒來的時候，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呢？……會不會就這樣死了呢？還是說可以讓我重新再活一次呢？……重新再活一次，那，我現在又再活過來了嗎？”
朝著朦朧的月亮，男孩再次向上攀爬。
在清清的月光中，男孩拼命的往月光處爬著
。
就這樣……
……滿月同樣照著虎人男子與人類男孩的夏夜……
……兩人第一次見面的夜晚……
天空從紫青轉爲一片蔚藍。
虎人男子從沈睡中醒來了，當他一眼就看見倒臥在懸崖邊的男孩時，著實嚇了一跳。
“這傢夥，不是掉下穀底了嗎？怎麽會……喂！你死掉了嗎？”
他輕拍著男孩的臉，不到一會，男孩的眼睛就睜開了，那神情……似乎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
“……嗚嗯，好象沒死掉……”
看著他破碎的衣服與大大小小的傷痕所寫滿的努力，就可以想象到他昨晚的奮鬥過程。
“哼！你還真是個頑的傢夥，運氣還真不錯！”
“頑？你是在說我嗎？……”
還是一樣平淡的語氣，男孩的視線少有的收縮集中到了一點：虎人男子抱著自己一根手指上……與其說是手指，還不如說是粘在他手指上的飯粒。
而虎人男子也發現了男孩的目光所渴求的東西。
“肚子餓了？”
“……”
“想不想吃飯團？”
“……”
“你不說話我怎麽知道你要不要？”
“……嗯。”
男孩點了點頭。
看見男孩老實的回答，一個殘酷的想法浮現在男子的腦海裏。或許是男孩意想不到地存活了下來，讓他覺得很沒面子，報復的心理在他心中作怪。
“這樣啊……想吃的話，就自己過來拿。”
虎人男子從懷裏掏出一顆飯團放在地上，然後握住了腰間大刀的刀柄。
“……？”
看著在一旁發呆的男孩，男子繼續說道。
“想要的話，就從我手中搶走！賭賭你的一條命吧！”
虎人男子男子一口氣拔出刀，高舉在天空中。
清晨的陽光射在了刀刃上，刺眼的光芒反射到地面的飯團上，然後射在了男孩的臉上。
“嗚嗯，我知道了。”
男孩回答後，開始朝虎人男子的邊走去。
從溪穀吹上來的風掠過男孩的亂髮，輕輕地卷過他身邊，男孩毫不猶豫地順著風向飯團走過去。
一邊拖著那被砍斷腱的右……
“……我要砍了哦！”虎人男子警告道。
可是男孩不知道是聽不見還是聽不懂，依舊向前走去。
“……我真的會砍下去哦！”男子再次警告。
于是，男孩的手伸向了飯團……而虎人男子的大刀高高地舉起了。
“咻……”
……大刀揮下的同時，飛濺的鮮血，是能將天空都染紅的……原本應該是這樣發展的劇情突然間……
“……我拿到了。”
大刀停在了男孩的頭上……距離不一指。
“爲什麽？爲什麽我會住手？……我應該砍下去的啊……即使不殺他，也要讓她嘗嘗爲了得到一顆飯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當虎人男子一味地問自己爲什麽時，男孩則是理所當然似的問他。
“我可以吃了嗎？”
“啊……喔……”
儘管飯團上粘著剛才的旅人的鮮血，但男孩一點也不在意，反而吃得津津有味……
就這樣………………
…………蟬鳴在天空中回響，夏日特有的烈陽光照射在兩人身上的日子…………
……………蒸發的暑氣有如海市蜃樓版搖擺著，就連虎人男子的大刀也配合著那不斷晃動的氣流而變得模糊不清的日子………………
……………………
是夜，男孩睡在了離虎人男子不遠的青草上。和男子不同，他是第一次睡在這種地方，所以一直睡不著。
“……搖啊搖，搖啊搖……我的身體老是被人搖晃著……除了黑色的什麽都看不到的世界……我喜歡這個世界……”
“……搖啊搖，搖啊搖……即使在黑暗的世界裏身體還是被人不斷搖晃著……既不反抗，也不開口……只是靜靜地望著黑暗的世界……”
“……我想永遠待在這裏……永遠閉上眼睛……永遠……”
…………………………………………
虎人男子有些焦躁，或許是因爲蟬鳴聲實在太刺耳煩人的緣故。但，真正的原因是在他身邊一直跟著他的那個傢夥。
爲了躲避炎熱的陽光，男子走到了樹陰下，男孩拖拉著右又跟了過去。
“幹什麽？誰叫你跟著我的？！”
面對男子的質問，他只是凝望著遠處說了一句
“……因爲好熱哦。”
偶爾吹來的一陣風，從遙遠的溪谷傳來的流水的聲音，平時總是能讓男子感到心情舒暢，但是現在只是讓覺得一肚子火沒地方發泄。
很明顯，他還在思索昨天爲什麽沒有殺掉男孩。
“那時候是我還沒有心理準備！下次我一定不會這樣了……下次就讓他看看我是怎麽殺人的，再笨的人也知道我是什麽樣的人了吧！”
……當南羅山的山頂升起了一輪滿月時，虎人男子等待已久的獵物出現了：是爲了躲避白天炙熱天氣，趁著夜晚經過山頂的趕路旅客……是虎人男子最喜歡的獵物。
當旅客一經過男子藏身的樹下時，男子一口氣跳到了路上。
“咻……！”
還來不及聽見旅客的哀號，虎人男子的大刀已無情地揮下。
隨著旅客血肉橫飛地倒下，又一個不知名的尸體被男子如同平常一樣踢下山谷。
男孩一直看著虎人男子的例行公事……不，應該是說是虎人男子故意讓他看的“表演”。
男孩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眼神虛渺地看著男子發呆。
“你……至少也說句話吧？”
“……”
“誰叫他是個沒用的傢夥！死了活該！這樣有什麽不對嗎？”
男子的聲音充滿了怒氣，這話與其是說給男孩聽的不如說是說給他自己聽的。
于是……虎人男子重復了昨天的動作：把一個飯團放在他的下，然後揮起大刀大聲對面前的男孩說。
“想要吃的話……就過來搶吧！”
“……嗚嗯……我知道了。”
男孩也重復著同樣的回答。然後重復著昨天同樣的動作，毫不猶豫地向前靠過去。
“我要砍下去了！真的會砍下去！……可惡！我是玩真的！”
虎人男子大叫著，附近山林裏的野獸吵雜的叫聲呼應著他的叫喊。
接下來……一切又回歸與平靜……
男子高舉的刀上，映著被拖長的月光，而反射出的光則反映在了緊握飯團的男孩的臉上。
他再次無法下手殺面前的男孩。
過了一會，男子開口了。
“……喂，你到底懂不懂？”
“……嗯？”
“剛才那傢夥的一條命，就是你現在吃的飯團。”
男孩握著染滿了鮮血的飯團，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虎人男子。
“……不是很懂。”
心裏更不懂的，應該是虎人男子吧！
“爲什麽？我就是下不了手呢？爲什麽？……弱小沒用的就該死，所以我才會活到現在，爲什麽他還能活下來？”
“……咳！……咳！……”
男子默默地將裝水的竹筒遞給被飯團噎住了的男孩。接著坐在男孩的旁邊，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難道都不害怕嗎？還是你……本來就想死？”
“……”
“你說話呀？”
之後男孩的回答讓虎人男子久久不能忘懷。
“……我也……不知道……”
那是多悲哀的語氣……虎人男子心裏躊躇著。
就這樣……
…………南羅山頂高挂月亮的夜晚……
……………遠遠地可以聽見山谷溪水流淌的聲音的夜晚……
享用完簡單的一顆飯團後，男孩靜靜地睡著了。
“……搖啊搖，搖啊搖……我的身體被人搖來搖去……和平常一樣，看著黑暗中的一點……一張開眼睛的話……就會看見討厭的人……笑著搖晃著我的身體……只要我閉上眼睛等他過去……只要我閉上眼睛……總有一天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定……”
男孩覺得胸前緊抓著一樣東西，才發現那是虎人男子遞給他的水筒。他悄悄地將水筒放會男子身邊，然後又回到了他的黑暗世界。
………………
…………
………
日光照射著的南落山頂，響亮的蟬聲繼續回蕩在山谷間。天空中，藍天白雲爲背景，一隻老鷹翺翔著。
當虎人男子醒來時，一下子就發現在身邊的水筒，馬上又後悔起昨天所做的事。
“我到底在想什麽？如果讓那個礙手礙的傢夥纏住的話……早晚會有麻煩上身的……”
于是他下定心，再也不給男孩水或者飯團了，這樣一來，男孩應該就會知趣地自己離開的。
 

“啊哈……啊哈……啊哈……”
在男子一旁不遠的地方，男孩口渴得不得了。他半睜開著虛恍的眼睛，努力地忍耐著暑熱。
看到這個景象，虎人男子只是背過身，閉上了眼睛。
“睡吧，忍耐一下就可以了……只要一醒來，那傢夥應該就不在了……”
但在他的願望還沒到來前，突然見一陣劇痛從腕傳上來。
“哇啊！什麽？！”
上的劇痛令他立刻清醒，只見一條毒蛇正纏在他的上。他迅速地抓起毒蛇甩在了一邊，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一股脫力感升了上來。
“可惡……竟然會被蛇咬到……嗚咕……”
猶如被雷擊般，虎人男子倒在地上。
他突然看見了在一旁將事件從頭看到尾的人類男孩，像是對他做最後的忠告似的，虎人男子開腔了。
“你也看見的吧！這裏到處都是這種東西。你也不想被咬到吧？那是會死人的！你快離開這！到別的地方去！”
即使看見男子憤怒的叫喊，男孩還是默默地看著他，沒有任何的動作。
“我不管你這個笨蛋了！”
男子跪在地上……努力想找到解毒的藥草……可是……
一陣眩暈
毒性散發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太多……
在一片天旋地轉的世界裏，他最後看見的……還是那個人類男孩，跟他的虛幻的眼神……
“這樣一來……我也終于要死了……”
男子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哥哥~”
“哥哥~~快點！”
“換你了！換你了！”
“快點~哥哥~快點~”
“來啦~！”
我，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裏。
貧困的生活，蕭條的鄉村……這是我長大的地方。
雖然不是豐衣足食，但是過得很快樂，每天都是充滿歡笑的……
直到那一天……那個開始吹著寒風的日子。
我因爲和弟妹玩累了，所以偷偷地先溜回家。
但是我看見了……倒在地上的父母……
我跑了過去……
是死蝶病……
在這個地方，爲了杜絕這種病，是會將全家甚至全族都消滅的，這是最稀疏平常的事……
“聽好，在哥哥回家前，你們不可以回家裏！知道了嗎？”
我交代了弟妹們後，就拼命向他家跑去……他是莊園主的兒子，又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拜托他……一定會給我藥的！
“我家裏有人得了死蝶病，但是不是很厲害，只要給我藥……”
他很快就答應了……我跟他約好“不要告訴別人！”
沒錯，我是親自跟他約好的！
但是……但是……
 

“哇啊！”
男子被噩夢驚醒了，夢中出現的是他父母企求幫助時扭曲的表情與眼睛空陷的弟妹的尸首……
“嗯啊！…這……這裏是？”
男子從過去之旅中醒來。
在激烈的頭痛的折騰得坐了起來的虎人男子，從他身邊傳來一句話。
“啊……你醒來啦。”
熟悉的不知道看向何方的哀怨、虛渺的眼神再次飄向了男子。
“……搞什麽？……你怎麽……還在？！我不是叫你離開的嗎？！”
“……嗯，你是說過，可是……”
“你讓我吃了你的飯團，還有水……”
男子不經意看見了自己的，傷口上敷上了好幾片草藥。
“誰要你道謝？！我又沒叫你這麽做！”
男子發了一陣子脾氣後，又躺了下來。
平時只會靜靜點頭的男孩，幷沒有聽見下面的話。
“我已經定不在相信任何人了，自從那時被他背叛後……”
男子咬緊牙齒，可恨地說出心中的話。
…………
“喂，你叫什麽名字？”
“……不知道是誰問我的，我才知道這個名字這個東西……”
“……好象大家都有的樣子……好象是別人幫取的樣子……”
男孩突然站了起來，幫虎人男子換上新的草藥，然後又坐下來閉上了眼睛。
“……我一直在想，我的名字是‘你’還是‘喂’？”
“那種東西，有沒有都沒關係吧？……可是……”
或許是還殘留著一點餘毒的緣故，男子有時還是會做噩夢，在一旁的男孩則閉上了眼睛。
“……搖啊搖，搖啊搖……我的身體還是被人搖晃著……”
“……一睜開眼睛……就是灰暗的房間……還有從樹葉間透過來的一點點陽光，接著就是不知名的男人了……”
就這樣……
…………天空中一大片白雲漂浮的日子…………
……………男孩第一次定由自己定要做什麽的日子……………
“我不想欠你。”
隔天傍晚，虎人男子體力稍微恢復後，態度粗魯地對男孩說道，然後在一臉不可思議的男孩面前蹲了下來。
“我帶你去溪邊……上來吧！”
“……嗯。”
男孩和平常一樣輕輕地點了點頭，細小的手腕抓住了男子的肩膀。
無視于上的傷口，男子和平常一樣走下了危險的懸崖，往溪邊走去，
“……你好輕……在我背上一點感覺都沒有。”
“……”
“到這裏大概已經下來一半了，小心，抓緊點！”
虎人男子難得那麽多話，其實是有原因的：男孩在他背上的溫暖柔軟的觸感，和平常他揮舞的大刀的冰冷堅硬的觸感完全不一樣，多了一點溫暖，對男子而言……這是久違了的溫柔接觸。
“到了。”
烈的夏日陽光，光是站著也會讓人流汗。但當兩人到達溪邊時，聽見了潺潺的流水聲，感到了爽。
男孩從虎人男子寬闊的背上滑下來，站在溪邊撈起水，小心翼翼地近嘴邊。
“好冰哦……”
“這裏即使是夏天，水也還是那麽冰的。”
虎人男子也走到溪邊，也用手捧起溪水，喝了起來。
“怎麽樣？汗一下就消失了吧？”
“嗯！”
男孩點點頭，將雙伸進不斷流淌著的溪流中。
虎人男子也坐了下來，冰冷的水滑過他的趾，令他打了個冷顫。報復似的，他用力踢起一大朵水花，晶瑩的水珠在半空劃過一道道弧線，最終還是回到了溪流中。
“吧嗒，吧嗒”
男孩看見身邊男子的古怪行爲後，也學了起來。沒受傷的左輕輕拍打著水面，也濺起了小小的水花。
他們就這樣肩幷肩地坐在溪邊，好長一段時間，兩人沒說一句話。應該是沒有什麽想說的才對。溪水潺潺地流過，夕陽爲整個大地鍍上了一層明羅黃。
當南羅山的高大脊梁把最後的一摟陽光都遮住後，在被黑暗籠罩的溪水上，升起了幾個小光點。
是螢火蟲的光點。
“……這是什麽？”
小小的光點消失了又亮，男孩有點驚訝地問虎人男子。
“這是螢火蟲，你不知道嗎？”
“螢·火·蟲？”
男孩睜大眼睛看著停留在他手指上的螢火蟲，螢火蟲飛起，在男孩面前飛舞。
“這有什麽希奇的？你真是了奇怪的傢夥。”
“嗯，我第一次看到……螢火蟲……”
男孩凝視著面前飛舞的光點……突然用手握住了它。
發亮的小光點消失了，只剩下了小小的尸骸，男孩的眼睛睜大了。
“……不見了？”
“廢話，都被你殺死了嘛！”
“……已經不會發光了？”
“死掉了，怎麽還會發光呢？”
男孩楞楞地看著螢火蟲，似乎聽不懂虎人男子的解釋。
“真拿你沒辦法，你注意看仔細了哦！”
虎人男子抓住一個在空中飛舞的光點，然後拿到男孩面前。
小小的光點消失了又亮，淡淡的熒光在螢火蟲身上閃動。
虎人男子的手一用力，一下子就把它捏死了。
“你看，死掉了就不會發光了吧？”
“可是你看……”
男孩輕輕地攤開手，許許多多其他的螢火蟲又飛落在上面。
“你看……又發光了。”
“我知道，不過那又如何？”
“不發光就是死掉了，會發光就是還活著嗎？”
“你……到底在說些什麽啊？”
男子實在搞不懂男孩在想什麽，但他注意到了一點，那就是男孩虛幻的眼神似乎消失了一點點，就那麽一點點。
然後，男孩好象明白了什麽似的，說了一句。
“原來如此……因此活著，所以會發光。”
就這樣……
……數不清的螢火蟲在飛舞的夏日夜晚……
………男孩第一次看見螢火蟲的日子………………
男子和男孩定就在溪邊附近睡覺。
“……搖啊搖，搖啊搖，身體又被搖晃著……”
“……一個人在夜裏，偷偷看著格子外面的世界，每次都看見遙遠的月……”
一個小小的光點在男孩的眼瞼上閃過，他睜開眼睛時，剛好一隻螢火蟲停在他的鼻子上。
“……一直都看著黑暗的世界，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活著，還是死了……”
“……在這樣討厭的世界裏，只有月亮最美麗，就好想螢火蟲一樣……”
……………………
一邊聽著溪水流過的聲音，男子一邊在河灘上轉了個身。
男孩則是在溪邊晃呀晃地走在溪邊走來走去。
前天在山頂襲擊過路的旅客，搶走了一大包米，所以他們的糧食暫時沒問題了。虎人男子一時不知道要做什麽好。
和男孩一起分食食物的生活，男子定不要想太多了。
“如果我當時被蛇咬死了，也活不到現在。就當作是養條小狗吧！……”
虎人男子在心裏自言自語，只是他也沒發現他自己發生了一點變化。
“……咦？喂，你怎麽了？”
看見男孩一直蹲在溪邊似乎在看什麽似的樣子，男子若無其事地問。
男孩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用手指著一朵淡紫色的花。
“那是菖蒲，怎麽了嗎？”
聽完虎人男子淡淡的回答後，男孩仿佛害怕自己忘記這個名字似的不斷重復那個名字。
“菖·蒲·……菖蒲……菖蒲……菖蒲……”
聽見男孩古怪的行爲，虎人男子半戲弄地問：
“你是小孩總該知道這一些花的名字吧？你喜歡這種菖蒲花嗎？”
“喜歡？嗯……嗯！好漂亮，我喜歡。” 

相對與男子的語氣，男孩十分認真地回答。
“他知道什麽是喜歡什麽是漂亮嗎？……我還以爲他沒有了那樣的感覺了。”
虎人男子突然覺得有點可惜，因爲他沒有看見男孩說話時的神情。
過了一會兒，少女靠到男子身邊，伸出手將一樣東西遞到男子面前。
似乎一條線之類的東西，一條閃著光的朱紅色的線。
“是一條紅色的線吧……這個怎麽了？”
“……掉在菖蒲旁邊的。”
虎人男子仔細看看了，那條線只不過比普通的線要細一點罷了。
“不要撿些奇怪的東西，這東西一點用也沒有。”
用手輕輕敲了一下男孩的頭，虎人男子的視線突然抓住了一見事：男孩那滿是灰塵的亂髮。
“喂，你轉過去。”
男孩乖乖地轉過身。虎人男子將他的頭髮抓成一束，然後用那條線綁了起來。
“啊~看來還是有這種用途的。”
或許是很喜歡虎人男子幫他綁的發結，男孩炫耀似的在男子面前轉呀轉地。然後，對著一直在微笑著的虎人男子說：
“謝謝……”
當男孩從嘴裏說出這句話的刹那間，虎人男子發現男孩的臉頰上瞬間也染紅了跟那條線同樣的顔色。
樹林見射下的陽光，將綁著頭髮的線照得閃閃發亮。
就這樣……
……一大片淡紫色的花盛開的日子……
………男孩對虎人男子說“謝謝”的日子………
微微可聽見的蟲鳴代替了搖籃曲，男孩閉上了眼睛。
“……搖啊搖，搖啊搖……我一直望著黑暗中的一點……”
“……可是……現在似乎不一樣了……”
男孩閉著眼睛，輕輕地撫摩著綁著頭髮的細線。
“……黑漆漆的世界裏，有時會浮現出其他的東西……”
“……潺潺的流水聲，清的微風……蟬鳴的聲音……螢火蟲……菖蒲花……還有……還有…………”
………………………………
不知不覺中，背男孩到溪邊，已經成了虎人男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喂~你也下水去衝衝吧。”
回應虎人男子的話，男孩穿著衣服就泡進水裏。
被水粘濕的衣服下，露出了男孩纖細的肢體。虎人男子看了，頓時陷入複雜的心境中。男孩的身體比他想象中還要纖細瘦弱，但他在花街柳巷裏的生活中被那麽多的男人抱過。想到這裏，他不禁感嘆萬千。
“……如果妹妹還活著的話……大概也跟他到了同樣的年紀了吧……”
妹妹這兩個字閃現于虎人男子的腦海時，連帶著各種過去的回憶都被牽扯進來，悲哀的，高興的，想忘記的，無法忘記的，全部在他腦海裏浮現出來。頓時，他抽出了腰間的長刀，瘋狂地砍著附近的草叢，青色的碎草飛得滿天都是。
“……啊……你。”
男孩被虎人男子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
“啊……啊，沒事，沒什麽，對了，你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虎人男子爲了遮掩剛才的表情與他的內心表情，馬上說起了一個故事：一個關于一個遙遠的國度傳來的的能讓人得到幸福的銀線的故事。那是他在流浪時從一個怪人那裏聽來的。
“只要有了這條線，不管什麽心願都可以實現的！怎麽樣，厲害吧？”
“嗯……那麽這條線就不行嗎？”
男孩指著頭上的紅線問。
“那個不行，第一：他不是銀色的。不過……如果他是銀線的話，你有什麽心願？”
“……”
男孩望著遠方，不知道在想什麽。
原本又只是半看玩笑的問這個問題的虎人男子，這時也變得很認真，他靜靜地等待著問題的回答。
周圍只有“嘩啦啦”地流過的溪水在發出聲音。
過了一會，虎人男子開口了：
“……果然，還是不知道？”
但男孩沒有像平常那樣輕輕點點頭，而是突然問到：
“……如果是你的話，你有什麽心願？”
“我……”
虎人男子喉嚨梗塞了。
他一直有個心願。他想讓過去重新來一次。
“那一天……如果父母沒有得到死蝶病的話，如果救不了父母的話……至少帶著弟妹逃出來就好了……”
但是他說不出這句話。
于是他再次發狂似的跳進溪水裏，將頭埋進冰冷的水裏。似乎是想逃避男孩的問題似的，一直不擡起頭。
當最後他不得不從水裏站起來時，他下意識地轉過身，他不想讓男孩看見他的表情，跟不想讓他知道自己剛才的不安。
男孩走近了他，在他背後停了下來。問了另一個問題。
“……這個，不會痛嗎？”
 他指著虎人男子背部的一大片被火燒傷的痕。
“已經不痛了……因爲那是小時候的傷罷了。”
“真的不痛了嗎？”
“啊……傷疤是不痛了，可那道傷口……”
男孩的手輕輕環抱住了虎人男子的腰，嘴唇觸上了那道傷口。
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麽要這樣做……
就這樣……
………潺潺的流水聲想如耳際的日子………
…………在溪邊與菖蒲一樣，男孩的紅色髮結在風中飄揚的日子…………
那天晚上，虎人男子夢見了以前的事，他一直想忘記的事……
 

‘死蝶病出現了！大家快集合啊！’
 

“那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
“村裏的大人都集合了起來，命令我將已經不會動的父母搬到外面去……”
 

‘快挖了一洞，把他們埋了！’
 

“我只好照著他們的命令，挖了一個洞……將父母放進洞裏面。”
 

‘陣、陣儀……’
 

“那是我的名字……我以爲已經死掉了的父親，在洞裏叫著我的名字。父親的眼睛仿佛在說‘救救我’……但無情的泥土迅速將他的眼睛蓋上了……”
…………………………
………………………
……………………
季節從夏天轉到了秋天了，樹葉也被染紅了，但改變的不僅僅是這些。
就連虎人男子腰間爲了得到糧食而必須砍殺過路旅客的大刀，也開始生銹邊鈍了。
“可惡！再這樣下去……就沒辦法……”
虎人男子沒有發現真正的原因。
不，應該說他是假裝沒有發現，他已經不想再讓男孩看見他揮刀殺人的樣子了。
接下來的某一天……
“求求你……饒了我吧……”
在靜寂的月光下，虎人男子只說了一句話。
“消失吧！”
刀下的人立刻按照他的話那樣，逃走了。
現在虎人男子揮刀的摸樣，曾經在前面出現同樣的景象……那是跟他沒有殺掉男孩時的樣子很像。
“爲什麽我會心軟？……爲什麽？爲什麽？爲什麽我會……”
男子自己問著自己，也跟那時一樣。
但是，也有跟那時不一樣的事情了。
那是在被夜露粘濕的草原上，他們一起吃著搶來的飯團。
“……好好吃的飯團。”
“是啊……”
“白色的飯團果然比紅色的好吃。”
男孩說完，臉上露出了一點點，只有一點點的笑容。
……一點點快樂的笑容……
就這樣……
…………在可以看清楚月亮的草原山上，一起吃著飯團的日子…………
……………男孩露出快樂微笑的日子…………
“……搖啊搖，搖啊搖……看著黑色世界……”
“……一睜開眼就看見討厭的世界，所以，我喜歡這裏……”
男孩一睜開眼睛，眼前就是虎人男子的背部。
他仔細看了一下男子的背部，他又閉上了眼睛。
“……可是，我喜歡看見月亮……”
“……只要看見月亮，我就不待在黑色的世界裏，而且……現在又多了一個理由……”
……………………
“肚子餓了……”
“嗯……”
相同的話，在兩人間已持續了3天了，現在都快變成了他們的口頭禪了。
男孩喜歡的菖蒲花已經看不見了，就連溪水也都變由冰轉爲寒冷。當然，經過南羅山的旅客也相對少了。
“或許是因爲我前幾天放過了那個傢夥，所以才會變成這樣的吧……”
于是。虎人男子做了個果斷的定。
“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
對與虎人男子的提議，男孩低下了頭，露出了憂鬱的神色。他的視線落在了自己的右上，落在了那道割斷了右腱的傷口上。
“傻瓜，不必擔心，有我在。”
虎人男子洞察了男孩的心思。
“不要客氣。如果我累了再換你背我好了。”
一邊說著笨拙的笑話，他一邊蹲了下來。
“嗯……”
聽完了虎人男子的話。男孩點了點頭。幼小的手掌攀上了虎人男子寬闊的背。
擡頭一看，遠方就是南羅山的山頂。
“我們走吧！”
秋蟲取代了蟬鳴。虎人男子背著男孩向山頂爬去。
“離開這裏。不知道是相隔多久的事了……”
一步一步地邁出步，虎人男子一邊呆呆地想著事。
“在山的那一邊，應該會有旅客吧。不，應該說是有什麽未知的東西在等著我們吧……雖然我們身上沒有銀線，但是只要我用心許願，一定可以實現的……”
但是，誰也無法預知到下面發生了什麽……只有真正遇見時，才知道是凶還是福……
當快要到達山頂時，遠遠的路上出現了3個人影向虎人男子與男孩他們走過來。
“那些傢夥……不像是普通的旅客。我們先讓他們過去再說吧。”
突然間，一直在虎人男子背上的男孩重重地吸了一口氣，全身抖了起來。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抓緊了男子的衣服。很顯然，他在害怕……
“……難道你認識他們？”
虎人男子有點驚訝。
“……嗯”
這樣的話，就不能讓他們這樣平安過去了。
將背上的男孩放在石頭後面，虎人男子低身拿出大刀。
“對方有三個人……我只有一個人。”
先下手爲。在三人通過石頭的瞬間，虎人男子突然跳了出來，手中的刀閃電般揮砍而下，走在最前面的男人瞬間被砍成兩段。
大量的血濺起，就連天空都被染紅了。
“什、什麽！你這小子！！”
“就是這傢夥！他就是我們在找的那傢夥！那個逃走的混小子就是跟著他的！”
剩下的兩人中，竟然有一個是上次放過的那個旅客。
虎人男子心中頓時起火。
“可惡，我果然不該留他一命的！”
在懊惱的一瞬間，虎人男子再次迅速出手，粘滿血的大刀饑渴地舔向目標的雙。將那傢夥砍翻在地。
“哇啊~~救命啊！好痛啊！”
被砍斷的傢夥慘叫著在地上打滾，但馬上就不叫了，他也永遠不會叫了。因爲虎人男子的刀正插在了他的咽喉，吮吸著他的血。
“還有一個……剛才還在我身後的那傢夥！”
虎人男子的心中突然閃過一個恐怖的念頭，就是身後！
在他轉身後的一瞬間，他幾乎要窒息了：最後的那個傢夥站在了男孩身邊，臉上帶著僵硬的笑容，而他手中的劍染著男孩的血。男孩的背上一片殷紅，弱小的身軀在不斷微微地顫抖著。
“什麽……！”
“反正這傢夥也是個累贅，你早晚也會被他拖累的……”
然而他還沒說完，就成爲虎人男子腰間大刀的食物……刀鋒劃開了他的頭，太多的血涌了出來，灑滿了虎人男子一身。
“可惡！……你要振作啊！不然我殺了他們有什麽用！”
但虎人男子顧不得那麽多，一把拉起男孩，開始惶恐不安地檢查男孩的傷口。但是血不斷涌出，他整個背上都糊滿了，根本無法看清傷口。
“……只不過是個大不了傷口罷了！你振作點！我馬上幫你治療……”
虎人男子抱起男孩，飛奔著尋找一個可以爲男孩療傷的地方。
或許是太痛了，男孩緊閉著的蒼白的嘴唇都在發抖。
“不要說話！穿過這片楓樹林就有河了，我們到那裏幫你洗傷口……”
“討厭……楓葉……”
“我不是叫你不要說話嗎！”
“我喜歡……菖蒲……”
聽到男孩的話，虎人男子不知道要說什麽。
“比起楓葉，他更喜歡在溪邊不爲人知的菖蒲花……這麽孤獨的話，絕對不是他臨死前的最後的話的！太孤寂了！”
男子哀傷地想著，他手中的男孩猶如羽毛般輕盈……
就這樣……
…………在月亮在夜空照耀著二人的秋日…………
……………兩人的影子拖曳地遠遠的秋日………………
“……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
“……已經快要結束了吧？我已經不被允許在留在這個世界了吧？……”
虎人男子一股勁地往前跑著，男孩在他手中晃呀晃的……
“……什麽也看不見……什麽也不用想……什麽也不必知道……什麽都沒感覺……什麽都……”
“……現在再也沒有人可以干涉我了……可是……可是……”
“……爲什麽我會感到悲傷呢？……”
日月更替，日子一天天過去了，裝點南羅山的紅色漸漸變爲枯黃的茶色。
男孩還活著！
在一個有微弱陽光射進來的洞穴裏，他正躺在地上。
“……喂，我帶米回來了！”
聽見虎人男子回來的聲音，他睜開了眼睛。然後，臉上浮出一個微笑，是對虎人男子歸來的招呼。
“你看，這麽多的米我們吃很久了！你不用擔心了。”
滿滿一袋子的米，是虎人男子從村子裏偷來的。
到目前爲止，不管再怎麽餓，虎人男子都禁止自己去偷東西，但是爲了男孩，他不顧得那麽多了。
“我馬上做飯給你吃。”
洞穴深處，就好象是他們的小房似的，地面上擺滿了一些粗制的食器。虎人男子就在那裏動手準備做飯。男孩靜靜地看著他的背影。
不管他身上的傷口有多痛，但自從他們移居到這個岩洞以來，在虎人男子面前，男孩臉上的微笑就從來沒間斷過。
在岩洞裏和虎人男子兩人一起的生活，是男孩出生以來從沒經驗過的家庭生活。
這令他感到了些許的幸福。
………………
……夜深了，燃燒的火焰照亮了二人的臉。
虎人男子的手輕輕地撫過男孩的頭，像爲其梳頭般劃過黑色的發絲。
突然，男子開口了。
“如果，這是銀線……僅僅只是如果……這是銀線的話……”
“爲什麽？”男孩奇怪地問：“你有什麽心願嗎？”
看著男孩不可思議的表情，男子欲言又止。
他是曾經有過一個心願的……但是他現在唯一的心願只有一個。
“那你呢？……我之前問過你的……”
火光微微地搖動著，兩人的影子映照在墻壁上。
“……還是不知道嗎？”
兩人沈默了一會，從外面可以聽見寒風在空中呼嘯。
男孩慢慢地轉過頭，看向了洞口。
“月亮？你想看月亮嗎？”
“……恩”
男孩的視線落在洞外，月光照亮了整個世界。
“好，我知道了。”虎人男子小心地把男孩抱起，走向冰冷的洞穴外。
二人擡頭看著寒空，從雲層間灑下點點月光。
“好美……”
躺在虎人男子手腕中的男孩對著月亮說著。
“月亮照在我身上呢！白天的太陽太刺眼了，還是月亮比較溫柔……”
男孩難得那麽多話，這令虎人男子感到疑惑。
“像我這樣的人，月亮也願意照亮我……跟照亮別人一樣照亮我……”
“你到底……”
男子剛要問他，但男孩繼續說著他的話。
“我……我喜歡這個世界……”
“了……已經了！”
“我再不要……回到那個黑暗的世界了……嗚嗚……”
男孩第一次哭泣，伴隨著水嗚咽抽泣著。
“……生不如死的日子，他跟我一樣……我們都忍耐著活了下來……”男子對自己說：“再怎麽樣……還是活下來了……”
而這時，男孩的水順著臉頰滑下，粘濕了虎人男子的手。
在激烈的寒風中，男子覺得只有手中有溫暖……
就這樣……
……月亮從雲層間露出臉的日子……
………寒冷的北風呼嘯以及男孩第一次哭泣的日子………
終于，南羅山上覆蓋上了一片雪白。
冬天的 寒冷消耗著男孩的體力，一天天地奪走他活下去的力量。
“……來，吃口稀飯，熱乎乎的。”
虎人男子抱起男孩，含了口粥送到對方的口中。
可惜，男孩已虛弱到連自己吞咽下稀飯的力氣也沒有了。
“好好吃的稀飯……”
即使如此，男孩還是勉擠出一絲笑容，讓男子看了後胸口糾結不已。
“等我！”他猛地站起來。“我現在就去幫你找藥回來。等我回來前，你要努力撑下去！知道嗎？”
說完，男子冒著風雪沖了出去……
也沒有發現……男孩對他說的話……
虎人男子一路撥開及膝深的大雪，偷偷跑到了村莊裏，他的目標是某個有錢人的屋子，就跟上次偷米一樣。
他順利地在泥土蓋的倉庫裏發現了一袋子的藥，但他運氣也僅此而已了，就在倉庫的門外，他與那家的一個女僕撞了正著。
“啊！！我、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我……我保證！請、請您饒、饒了我……求求你！”
女僕的“保證”二字，觸痛了男子的過去。
“那傢夥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跟我保證‘不會告訴任何人的’，可是……可是他背叛了我，就因如此……爸爸媽媽還有弟弟妹妹才……”
男子看穿了女僕的謊言：那只是想活命而臨機一動撒的謊而已。
爲了快點回到男孩身邊，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殺了女僕，然後才離開了倉庫……但是，男子最後看著女僕逃走，然後才離開了倉庫——他放過了她。
虎人男子的行爲，不是因爲憐憫或慈悲心大發，他只是在想：我不能再殺人了，殺再多的人對他也不會有任何的幫助的……
這樣沒有根據的想法，僅僅只是他的一相情願。
然而，當他剛跑到村口時……
“不要跑！我一定會抓住你的！”
一個穿黑衣的人沖了過來，遠遠的，剛才的那個女僕站在大門邊，指著男子所在的方向大叫著什麽。
一切都如虎人男子所料到的，女僕的喊叫引來了追捕他的人。
而那個男人的叫喊聲，令他想起以前的事來。
“沒事……把我家圍起來，放火燒了我家的人也是這個樣子……”
 

“‘死蝶病’出現了！我們要保護我們的村子！快放火！”
 

“在到處都是亂竄的火苗的家裏……我和弟弟、妹妹都在裏面……”
 

“哥哥，你在哪里？”
“好熱啊，哥哥……我的眼睛好痛。”
“我把他們塞到床下，自己壓在他們身上，不斷安慰驚嚇不已的他們……”
 

“沒事的，不要怕……”
 

“陣儀……哥哥……”
 

“最後聽到的那一聲……實在太小聲了，我分辨不出是弟弟還是妹妹在叫我……等我發現時……我的身體下面已經多出了兩具小小的尸體，空洞的眼眶似乎在盯著我……”
“從那以後，我就再不用我的名字‘陣儀’了。”
 

“在這裏！你別逃！”
追兵的刀揮了過來，被虎人男子的刀擋了回去，
 

“被最信賴的朋友背叛，讓我忘記了如何去相信別人！”
 

左腿略過銳利的刀卷起的冷風，男子爲了閃躲而滾倒在地。
 

“我最喜歡的就是拿著大刀亂砍了！因爲那是我唯一可以信賴，依靠的！”
 

男子按倒了追兵，狠狠地咬了對方的肩膀一口，然後帶著滿口的血腥迅速逃離那裏。
 

“我不是一定要當山賊不可，那只是無意義的殺人，增加我的罪孽，最後死在別人手裏……但反正我只有一個人，要做什麽都無所謂！”
 

虎人男子身上布滿了新的傷痕，即使如此，即使在雪地裏跌倒了好幾次，但他仍就不停地向前趕路。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有人在等我……像我這樣的人……竟然也有人在等著我！”
 

男子繼續跑著，專心地朝男子所在的洞穴跑去。
 

……同一時間，在岩洞裏,男孩正等待著虎人男子的歸來。
在花街的生活中，爲了把視線移開而選擇了閉上眼睛，閉上眼睛的黑暗世界是以前男孩所期盼的……
但是，現在的他很害怕睡著……如果，當他睜開眼時，旁邊一直守護著他的人已經不在了的話……那該怎麽辦？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喜……如今馬上要跟他說再見了……”
即使如此，男孩的臉上一直保持微笑，他唯一後悔的事是……
“我不需要什麽藥……只要你陪在我身邊就可以了……”
這是他想對男子說的話。
“到現在爲止，我是活著的嗎？”
男孩的記憶已不是在花節柳巷的那段痛苦的日子了，有的只是這幾個月來與虎人男子一起共同生活的回憶。特別是好幾次當他想起男子背他到溪邊喝水的時候……
“……在那裏看到的螢火蟲真是美麗……大家都那麽努力地發光……”
對男孩而言，螢火蟲的光點就是活著的證明。第一次，他發現了活著的喜悅，而螢火蟲的光，象徵著他還活著。
男孩輕輕摸著自己的頭髮，頭髮上有虎人男子爲他綁著的發結。
“那樣還不！”
他解開了頭髮，緊緊地握住那朱紅色的線靜靜凝視著。
 

……如果是你，你有什麽心願？……他想起男子問他的問題。
 

“如果……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你，你有什麽心願？……男子的話再次在男孩的腦海中迴旋。
 

“我想我的心願是……”
 

……如果是你，你有什麽心願？……男孩回答了男子的問題。
 

“我想要活著的證明！”
男孩擠出最後一點力氣，像說給不在場的男子聽似的。
“沒有人……沒有人發現也沒關係，只要有一點點……一點點的光就好了……”
“像我……像我……這樣的人……確確實實……也還活過喲！”
此時，男孩手中的線，突然發出了柔和的光芒，接著，原本不可能在這個季節出現的螢火蟲出現了，受著光的吸引，他們將男孩的身體包圍起來。
與其說不可思議，男孩更高興他能再次看見螢火蟲的出現。
接著……
男孩擡起頭，對著不在身邊的男子，那位“總是陪在我身邊，不知道爲什麽對我那麽好的人”說：
“我，正在發光嗎？”
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
當滿身傷痕的虎人沖回洞穴時，等待他的，只有依舊微笑著不再說話的男孩了。
“……爲什麽？！”男子激動地丟開藥，緊緊地抱住了男孩。“……爲什麽？！我不是要你撑到我回來的嗎？……我們說好的啊！……你看，我幫你把藥拿回來了！”
男孩笑著，臉色跟外面的雪一樣。
虎人男子輕輕地撫摩著他的臉頰，感覺，竟比外面的白雪還冰冷。
“弱小沒有的就該死……”他哽咽著：“那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可是……”
男子的水堤般涌了出來，他緊緊地將男孩摟在懷裏，不斷地哭號著……那時自從他的家族被滅亡以來，第二次整晚整晚地哭泣……如受傷的孩子般……不停地落……
就這樣……
…………那一天，南羅山山頂下了常大雪………
………凄冰冷的冬雪下滿了一地…………
 

隔天，虎人男子帶著男孩往溪邊走去，他打算埋葬他。
 

…………將整山包圍住似的的蟬鳴，可以刺傷肌膚的陽光…………
……如守護者似的的月光，還有短暫的螢火蟲的光亮………
…漫天的星斗，清的夏風…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這條溪邊。
 

“要抓緊哦，你的身體太輕了，掉下去我可不管哦！”同樣的話，男子在途中已對男孩說了好幾遍了。
當到達溪邊之後，虎人男子便開始挖起了洞穴。
土地早已被血凍得冰冷而堅硬，但男子毫不在乎地專心挖著，直到手爪全部斷了，血粘滿了整個洞穴時，才算挖好了。
這時，他突然發現。
“喂，真傷腦筋……我打算幫你蓋個墳墓，但是不知道你的名字……”
原本以爲乾涸的水，不覺間再度滴落在地，融化了白雪。
不過，雪地上很快地又覆蓋上新的雪。仿佛要將虎人男子與人類男孩掩埋似的，就好象這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男子擦拭著臉上的水，這時，他看見洞穴旁有一株小小的綠芽鑽出地面。
“對了！……你喜歡這裏的花……”男子對躺在一旁的男孩說：“聽好，以後呢……你就叫我……”
 

“嗯……”
 

“陣儀，你叫我陣儀好了……”
 

“陣、儀？嗯，我知道了！”
 

“那麽，你以後就叫……你就叫菖蒲，好嗎？”
 

“菖蒲？是菖蒲花嗎？”
 

“嗯！是的……”
 

就這樣……
…………南羅山被白雪覆蓋的日子…………
………寒冷的風快把空氣凍結的日子…………
……有好一陣子，南羅山有恐怖山賊出沒的傳聞被下一個傳聞所取代：
山頂附近的溪邊有兩具抱在一起的尸骸，旁邊立了一把像墓碑一樣的大刀，如果有人看見了，就會在山上迷一整天的路……
不久，不知道是誰偷走了那把大刀，這個傳聞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是，在那個地方不知道爲什麽，總開滿了一大片淡紫色的菖蒲花……
